
一棵树不行不
走，也有无数个影
子，一日之内各不
同，四季之内也不
同。早影修颀，午影
沉重，夕影倦长；春影薄，夏
影深，秋影凉，冬影滞。我们
以为，已经与一棵树熟透了，
可仅是它的影子就让我们低
头惭愧。

影是对光的应答。
有什么样的光，就有什

么样的影子。有多少样光，
就有多少样影子。

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
姆雷特。一本书有林林总总
的解读，一幅画有形形色色
的观感，一部影有纷纷扬扬

的评议，都不为奇
为怪，换句话说，理
当如此。

一种声音对应
一副目光，因为人山

人海，所以千声万籁。可声音
太多，就不知该听谁的好，于
是，只得一些声音合戴一顶帽
子，一些声音共用一只喇叭，
一些声音放入一个画框，观点
打包，立场站队，细流汇入支
流，支流流进干流。声音干净
了，却有那么多人被误会了。

影子是自由的，跟着光，
该怎么长就怎么长。光也是
自由的，不过它要对自己的
每一个影子负责。

自由，先是一种承担。

光和影
林 深

大碗酒、大块肉，在人们
印象里，似乎是《水浒传》里
头好汉们餐桌上的标配。
《水浒传》里头出现过的

肉类食品着实不少，其中最
抢镜的自然是牛肉。有学者
认为，古代禁止私自宰牛，吃
牛肉可以突出好汉们的反抗
精神，所以，牛肉成为《水浒
传》里肉类中的主角。

其实，《水浒传》里头，
好汉们正儿八经地吃牛肉
的场景也就十来次。吃牛
肉的地点大部分都是私人
庄园或者是落草的山寨，抑
或是荒郊野外的偏僻小店，
唯一一次在大城市吃到牛
肉的人是石秀。

话说石秀在北京大名府
劫法场救卢俊义，石秀上了
一个沿街酒楼，酒保前来问
道：“客官，还是请人，还是独
自酌杯？”石秀睁著（着）怪眼
道：“大碗酒，大块肉，只顾卖
来，问什么鸟！”酒保被石秀
这个江湖汉子吓了一大跳，
所以就上了一盘牛肉，因为
牛肉相对便宜，还能撑得起
台面。

但正规的大酒店是不
卖牛肉的，比如，宋江被刺
配到了江州，和戴宗、李逵
在当地吃酒的琵琶亭酒馆，
就是一家老字号大酒店。
宋江见李逵爱吃肉，就叫酒
保上牛肉，酒保说：“小人这
只卖羊肉，却没牛肉。要肥
羊尽有。”李逵听了，认为酒
保瞧不起人，顿时发飙：“这
酒保无礼，欺负我只吃牛

肉，不卖羊肉给我！”好在宋
江相劝，酒保才忍气吞声切
了三斤羊肉。

很明显，在《水浒传》
里，牛肉便宜，而羊肉相对
来说更为高档，这也是宋代
现实生活的写照。很好理
解，在封建时代，牛是重要
劳动力，官府鼓励百姓多养
牛，而且禁止私自宰牛。虽
然背地里宰牛吃肉的现象
应该不少，但统治阶级本身
要做表率，也就不吃牛肉，
牛肉价格自然走低。而羊
肉主要依赖进口，价格也就
颇为昂贵。

所以，《水浒传》开篇的
时候，王进母子寄宿史家
庄，开始吃的是牛肉，但史
进拜王进为师后，史太公大
喜，当即就叫庄客“杀一个
羊”。后来林冲刺配沧州，
途经柴进庄园，庄客们一开
始托出一盘肉、一盘饼出
来。柴进见了很生气：这些
村夫真没见识，怎么能用这
些招待林教头呢！随即叫
庄客杀羊，要用羊肉来招待
林教头这位贵宾。

除了牛羊肉外，《水浒
传》里用鱼来招待客人也是
常事。至于水泊梁山，更是
不缺鱼，林冲上梁山前在山
脚下朱贵的酒店里，便吃到
了鱼肉盘馔酒肴等。

宋江也很爱吃鱼，还是
在江州的琵琶亭酒馆，喝了
几杯酒之后，宋江忽然想喝
鱼辣汤，同时表示：“酒后只
爱口鲜鱼汤。”不过，作为一

位资深吃鱼人士，宋江呷了
两口汁便发现这鱼不新鲜，
然后吐槽：“这个鱼真是不甚
好。”后来结识了浪里白条张
顺，得到了许多条鲜鱼，宋江
却一时贪嘴，吃坏了肠胃，一
连泻了二十来遭。

猪肉也是《水浒传》里的
一道肉食，比如，鲁智深出家
前便是因为路见不平拔拳相
助，不慎打死了杀猪的郑屠，
之后被迫流落江湖。

鸡肉也颇受水浒好汉
们的欢迎，吴用去石碣村试
探阮氏三雄、想邀他们共同
参与智取生辰纲行动时，几
人便在石碣村的酒店里买
了一对大鸡。后来武松血
溅鸳鸯楼，一路来到个村落
小酒肆，想买酒肉驱寒，店
主人随便打了点酒敷衍他，
谎称店里没有肉。实际上，
这店里有肉：一对熟鸡、一
大盘精肉，只不过是留给独
火星孔亮的。武松见了之
后大怒，趁着醉意，暴揍了
一顿孔亮。

杨雄和石秀带着时迁上
梁山时，在独龙山下祝家店
歇脚，时迁又犯了偷鸡摸狗
的毛病，顺手将店里打鸣的
公鸡煮了下酒，之后双方发
生冲突，石秀放火烧店，惹怒
了祝家庄。三人逃跑时中了
埋伏，时迁被祝家庄活捉，引
出了宋江三打祝家庄的故
事，真可谓是一只公鸡引发

的血案。
《水浒传》里还出现了

狗肉的身影。最有名的吃
狗肉桥段，就是鲁智深在五
台山出家时，受不了平淡无
味的日子，来到山下的市镇
上，在一个傍村小酒店里，
蘸着蒜泥吃了半只狗肉，最
后还怀揣着剩下的一脚狗
腿，带上五台山去大闹了一
番。后来，从五台山去东京
大相国寺的路上，途经桃花
庄刘太公家，太公问他吃什
么，他还说：“牛肉狗肉，但
有便吃。”

水浒好汉们也吃马肉，
当然了，这样的场景并不多
见，基本上在重大活动背景
下才会吃马肉，也就是杀牛
宰马大赏喽啰、大排筵宴等
等情况。在古代，马可是重
要的战略资源，行军打仗离
不开马，一支部队的机动性
如何基本上看马匹的多少。
因此，一般情况下，好汉们也
舍不得吃马肉，能被烹饪的
马，大抵也是受伤或者被淘
汰下来的。

此外，《水浒传》里还有
鹅、鸭等肉类，通常与其他食
品并列出现，如“鸡鹅鱼鸭，
珍肴异馔”等。

至于人肉，最有名的当
属母夜叉孙二娘夫妇在十字
坡开黑店，卖的人肉馒头
了。当然了，这毕竟是小说
桥段，可是当不得真的。

●小说中的衣食住行

《水浒传》里的好汉吃什么肉
邱俊霖

有个成语叫“得意忘形”。古

往今来，芸芸众生中，一发财就变

脸，得意忘形、为所欲为者，不乏

其人。晋朝超级富豪石崇，在荆

州刺史任上，靠打劫富商大贾等

不法勾当，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富

可敌国。为了摆阔，一而再再而

三地上演与司马炎舅父王恺比阔

斗富的闹剧。现今官场上，有人

一旦走上重要领导岗位，便得意

忘形，忘了自己姓甚名谁，更忘了

初心使命，贪图享乐，骄奢淫逸。

辛弃疾有诗曰：“人间得意，

千红百紫，转头春尽。”《庄子》中

说：“得意不可长，失意不可怨。”

笔者感悟，人活在世上，理智的态度应该是——得意

不忘形，失意莫丧志。

得意的时候，一旦飘飘然忘乎所以，不知自己有

几斤几两，忘记自己来自何方要去向哪里，或随风飘

荡，或自我膨胀，也许一时半会并无大碍，时间长了

就可能摔得头破血流，甚至掉进万丈深渊。失意的

时候，倘若昏昏然自暴自弃，忘记了初心，丧失了志

气，或破罐子破摔，或躺平拉倒，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非但一事无成，反而虚度了年华，糟蹋了人生。

从某种角度上讲，得意忘形较之失意丧志，更危

险，更可怕。失意丧志者，多半活得窝窝囊囊；得意

忘形者，则可能摔得头破血流，凄凄惨惨，甚至搭上

性命。

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人生在世，越是得

意，越要谦逊一点，越要谨慎一些，既不要过分张扬，

更不可得意忘形。生活好比茫茫大海，人生恰似区

区扁舟。风平浪静时，相安无事；风狂雨暴时，惊涛

骇浪。你不碰撞别人，别人也可能碰撞你。更何况，

还有一些不可预测的外在因素与不可小觑

的意外境况。

常言道，“不如意事常八九”。人生一

世，碌碌无为也罢，熠熠生辉也好，失意时

不能失志，得意时也需悠着点，否则就可能

落得“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

东流”的凄惨下场。

人
生
得
意
悠
着
点

张
桂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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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写意·温度
程 远

下班路
上，突然闻
见了一阵桂
花香。前面
有三位建筑
工人，大概六七十岁，从头发
到脸到衣服，都灰扑扑的，应
该是刚刚下班，很累，走得有
点慢。

我走得快，经过他们时，
听其中一位用方言说了一个
词，似乎是“桂花”！我有点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辛
苦辗转的生活中，还能有人
注意到自然的恩赐、诗意的

美？但那位
工人对两位
工友又重复
了一遍：“桂
花 ，真 香 ！

是吧？”虽然是方言，但听来
也清晰可辨。

也许我们在生活中会感
到疲倦烦躁，总觉得诗在远方，
是精致的、与日常生活无缘的
奢侈品。这位面色憔悴的建筑
工则用最朴素的语言提醒我
们，自己的小小世界之外，天地
有大美，蓝天澄澈，白云轻盈，
春天梅花开，冬天雪花飘。

“桂花，真香！”
巫小书

村东头住
着兄弟俩，本
来相处挺好。
后来因鸡毛蒜
皮的小事，两
家不再往来。

这天一大早，老二对
媳妇说：“我去割稻子了，
顺便去大军小卖店买瓶
啤酒，喝了才有力气干
活！”说完，他骑着摩托车
一溜烟没了影。中午老
二一回家，媳妇就闻到了
酒气。她剜了老二一眼：
“没喝一上午酒吧？稻子
割了吗？”老二回应：“咋
没割呢！都割完两块地
了。”“割那么快？下午我
看看去。”

老二突然想起什么，
急忙问：“从大槐树往西
第几块地是咱家的？”“第
三块。”“妈呀，我从第二
块开始割的，犹豫半天还
是错了，割了大哥一块

地。”媳妇一
听脸色变了，
她拿着筷子
指着老二的
脑 门 大 吼 ：

“叫你二傻子一点都不委
屈你。喝了点酒就二乎
乎的。”老二低着头不言
语。媳妇气得饭也没吃，
拿着镰刀往外走。

老二赶忙追出去，在
门口正好遇到了大嫂：
“嫂子，上午我割稻子数
错了地边，割了你家一块
地。”大嫂阴阳怪气地笑
着说：“那感情好啊，太谢
谢了。”老二媳妇瞥了一
眼老大媳妇，气势汹汹地
回家了。

老大媳妇哼着小曲
来到大军小卖店。大军
一边找零钱一边问：“这
天要下霜了，你家稻子割
完了吗？”老大媳妇无可
奈何地说：“还没呢，老大
腿脚不好，这活儿他
也干不了。”“你家老
二上午来了，他说想
先帮你家割点儿，怕
家里的媳妇耍泼妇，
特意买了瓶啤酒装喝
醉。兄弟家吵架，哪
有像他家媳妇这样记
仇的？”

老大媳妇一听，
瞬 间 脸 上 热 辣 辣
的。她讪讪地回了
一句：“嗯，老二没摊
上好媳妇。”说完，她
接过零钱逃跑似的
走出了门。

稻子熟了
王维钢

鳗鱼腹部呈白色，赵辟
公在《杂录》中称之为“白
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
里写到“其状如蛇”，表皮有
细长小鳞，小鳞相互垂直交
叉排列，呈类似席纹状，被皮
肤黏液所覆盖。他还说“大
者长数尺”叫“箭鳗”，肉肥而
甘美。

相传北宋时期的越州应
天寺内有鳗井，深不可知，有

人曾撒网下去捞起过很多鳗
鱼。那时的越州就是现在的
绍兴，绍兴靠海，或许寺下的
地下暗河与大海相通，鳗鱼
可以从海中游来。只因寺庙
不准杀生，后来禁止外人进
来捞鳗鱼。
《韩熙载夜宴图》里的

韩熙载酷好声色、美食，其
桌上有无鳗鱼菜，已不可
考。但有本野史说他嗜爱
吃鳗鱼，他的厨师私底下对
人说：“韩中书一命二鳗
鲡。”由此可以推测，韩熙载
对鳗鱼的迷恋大概到了没
有鳗鱼就不能活的地步。
到了宋徽宗宣和年间，汴梁

城内出现了鳗丝，也就是将
鳗鱼肉切细，经过晾晒成丝
状。由此可见，在鳗鱼丝的
背后，有一条完整的捕捞、
运输、处理、晾晒、运输与贩
卖的产业线。

清人郑辰在《句章土物
志》里记载：“鳗鱼生后海，
多骨而肥，最大者仅如指，
味绝佳。土人烘作腊配
酒，名曰鳗结。”这样的新
鲜水产，当地人不会吃，偏
要烘干了下酒，那便没有
柔嫩的口感了。有讲究的
文人如汪曾祺、林斤澜等
人，与渔民的吃法截然不
同。他们吃的是红煨鳗

鱼，烧到软烂，看上去深红
油亮，吃起来黏软中有点
糯。此外，还可蒸、可煲，
各有风味。

近几年，日本传统的鳗
鱼料理也漂洋过海来到中
国。年轻人爱吃的有鳗鱼饭
团、茶浸鳗鱼等等。最有名
的是“蒲烧”：划开鳗鱼的背
部，用木炭火烤几下，刷上辣
汁再烤，反复如此，直到烤
熟。鱼肉被烤得外焦里嫩，
入口即化。

鳗 鱼
季 湘

星 期 文 库
古人食鱼琐事之二


